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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会晤，“字”趣盎然

从小就因为练习书法与 文字 结缘的薛雷奇，童年 与

大多数人的一样，小时候的他只是“服从命令”，自己并没

有太强烈的喜恶。等到大学时期加入了江南大学的“文字

工作室”，这才是他真正“解放天性”的开始，连毕业设计

《WU’sˉˊˇˋ吾個四維》都是“东西方文字之音形义与文化会

晤”这样的主题。据薛雷奇介绍，这件字典式的作品注重于

文字的音、形、义三维结构，在中英文的互相对照翻译过程中

探索汉字的本质特点：“严格来说，这是一件具有研究性质

的作品，在两种语言的三种属性的不断转换中，文字承载的

内容消解了，留下的是文字本身的一些特点。直观与牵强附

会在文字中是并存的。”

毕业后，薛雷奇加入导师陈原川的团队，其间开始接

触器物和明式家具等，积累不少相关经验。2016年，他还和

团队一起设计了汉字研究书籍《字趣未央》，更深入地对汉

字进行了研究探讨。“汉字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也是退守的

底线，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历经千年而不褪色，源远流长。甲

金篆隶真行草，每一字都是一段千百年的故事流传。汉字

凝练、优美、沉郁、玄妙、热烈、直接，中国文化的每一寸情

绪都镌刻在汉字中。飞熊入梦，翩若惊鸿，初写黄庭，经天纬

地，上兵伐谋，每一字都包含一段说不完的中国故事。是为

一字之师。”在薛雷奇看来，汉字原生原创，是中华文明的缘

起，“从甲骨文里能够窥探我们的意识是如何从动物性开始

萌发的。我们的审美也在汉字中有迹可循，篆书典雅，隶书舒

展，楷书见法度，行书活泼，草书奔放飞动。每一次的字体演

变都是一次审美的现象级的探索，乃至清代书家傅山的‘宁

拙毋巧，宁丑毋媚’，更是个体精神拒绝驯化的反叛。汉字中

包藏着审美，审美中包藏着审美者的人格。”

历经了大学时的“当代艺术汉字方向”和毕业后的“文

化研究汉字方向”，薛雷奇开始想向着实用汉字的方向探

索：“这是完全不同于前两者的方向。艺术侧重于自己和自己

的对话，研究则更重视和历史的对话，虽然都在探索某种本

质，但还是比较形而上的探索，我想要去做一些形而下的、

面向外部的尝试。”于是，“千字杯”就顺理成章地“C位出

道”了。

设计的减法和加法

“千字杯”的灵感来源于蒙学经典《千字文》，它是由

一千个汉字组成的韵文，涵盖了天文地理、自然社会、文明义

理，内容深刻且通俗易懂。薛雷奇在设计构思的时候，想到了

将文字作为异形杯底，再根据锥形蜡烛、地理等高线、枯山

水的形状，来设计千字杯的造型。

薛雷奇一直都想做“不用解释，可以瞬间理解”的东

西，因而千字杯的设计他不断在做“减法中的减法”，让人一

看就能明了：“我的设计初衷很简单，就是通过一道光线打

在字上，它会产生什么样子，我就把杯子做成什么样子。所

以，就成了现在这样，像一朵朵小花似的造型，这是由汉字的

笔画和间架结构决定的，并不是我故意设计的。”

听起来简单，但这道减法题其实并不容易做。薛雷奇认

为，千字文开篇的第一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便已道出了

中国人独有的世界观和宇宙观。所以，最初他就选了这八个

字制成了首批“千字杯”，但做出来之后，他发现，能对这八

个字产生共鸣的人并不多。于是，为了更能契合大众的情感

需求，他又设计了“福”“善”等通俗且寓意佳的文字，预计在

年底还会推出“福禄寿喜”的套系。薛雷奇新设计的与文字

相关的托盘，也正在打样中。

字的选择非常关键，除了要考虑到情感上的需求，也

要满足工艺上的条件，并不是每个字都能做成千字杯。比如

“一”“广”“厂”等，因为重心不稳，杯子就无法平稳地立

起来，笔画多的相对会好一些，但笔画太多也会有问题。此

外，因为杯子的材料选用了独特的“玉土”，也就是把釉掺在

瓷土中一起烧制而成，具有天然的细腻温润感。再经人工

精细打磨，质感就愈显灵性光滑。但这就对工艺的要求非常

高，要达到要求很不容易，因而成功率也随之降低。

做完了“减法”还不够，在薛雷奇看来，文创产品不应该

只是一个玩具，即使是一个简单的笔筒，也应该是一个值得

玩味和摩挲，值得思考和回望的隽永设计。

“既然做了，就要把这件事越做越大，让所有人都知

道。我希望它不仅仅是个小产品，更可以在教育、对外交流

等方面都产生关系，这才是我们想做的事情。”薛雷奇的“加

法”是，为每一个千字杯都附加一张小卡片，上面会标注这个

字的读音、含义，并中英文对照：“我希望大家拿到手的不单

单只是个茶杯，他们还可以加深对这个字的理解。把文字拿

在手里，而不是在书本上平面地去看，可以真真切切用手来

感知它的每一根线条。”他想通过自己的设计为文化传播和

教育多做出一些努力。

将“废墟”化为“心中山水”

薛雷奇崇尚“废墟美学”，他认为，废墟之美在于其蕴含

无穷再生的可能：“废墟美学即是再生美学。无论多平常平庸

的事物，在它转变为废墟，跨身一步站在最低、最破旧的位

置时，它原有的油滑、熟稔、顽劣统统被洗去，在低无可低之

处，蕴含着的‘可能’的种子便萌生而起。”

正 如薛雷奇给自己的工作室取名为“了草”，他解释

说，“了”意为“斩除”，“草”意为“疯长”：“攒土成器和破

整为零是事物生灭的过程。事物的‘破’与‘立’是互相转化

的，简约与繁复是互相矛盾统一的，生灭是必然的，而对于这

种必然我希望以一种轻松的态度去看待它，是为‘了草’的全

部含义。”

有趣的是，薛雷奇的“了草”公众号，设置的简介和问候

语除了开头与结尾，几乎都是由乱码组成的。薛雷奇说，这

表达了他当下对文字的认识：“乱码其实很有意思，有很多我

们没见过的字，但又是真实存在的。文字是由简入繁的，我

觉得，字越来越多就会变成乱码，我们的话语越说越多，也会

变得越来越繁杂。而乱码纯粹只是一种形式，没有含义，所

以，这两段乱码只有形式上的含义。”他认为，乱码其实也是

“废墟”的一种呈现方式。

千字杯因为工艺的难度导致成功率不高，因此，制作过

程中自然会产生不少残片。在别人眼中它们是废料，但在薛

雷奇眼中却是宝贝，他觉得残片也是杯子的一部分，因为它

们记录了每个杯子诞生背后的故事。他曾经想随杯子附赠残

片，可惜却无人问津。不过，这些残片依然被他保存了下来， 

他计划将这些残片运用到以后的创作中去，来实践他的“废

墟美学”：“我希望它最后的呈现是有生灭的，有转化的，未

来还将有更出乎意料的发展。”

作为“了草”的另一部分，薛雷奇正在进行一项新的计

Q：怎么处理传统文化和设计创新之间的平衡？

A：虽然我喜欢传统，喜欢研究传统文化，但我们
毕竟是创作者，是为了创新而学习的，但不能学了就陷
入其中，迷失了自己，反而无法再创新了，这就有点本末
倒置了。我们需要有一定“忘记”的能力，忘掉的只是形
式，那些真正触动内心的东西依然会留下来，只要抓住
这点，我们就可以继续创作出新的东西来表达自己。你
忘掉的不是你的，留下的才是你的。

Q：千字杯的设计中遇到过哪些“疑难杂症”？

A：为了能够达到我希望的“不用任何解释，东西
可以诠释自身”的结果，我会更多地去做减法，我希望
一件东西自己就会说话，可以震慑人心，成为一种“心
中山水”。做了无数减法的同时，也会带来无数苛刻
至极的要求。其实，千字杯的小样在去年年初就完成
了，但在具体成型的过程中，我和工人师傅花了非常多
的时间磨合，也换了好几家工厂。有自己经验不够的原
因，也有设计师的固执，当然还有对尽善尽美的成果
的追求。但问题是层出不穷且意料不到的。很多要求
不只是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对所有参与这件事的环节、
人、事、物的要求。需要所有人协同一致，对的人处在
对的状态，这件事本身就非常难。所幸，我很幸运，依
靠不同朋友的介绍帮忙，加上自己不断入坑填坑的坚
持，还有经验的积累，最终得以较好解决。

Q：除了是一件小而美的文创产品，还希望通过

千字杯传递些什么吗？

A：《千字文》以字化文，以文化人。现在，我
将《千字文》经由时光的残光掠影衍射后化为千字
杯。以手下文章化为手中之器，以身体感知经典之
温度、一字之魅力。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
器。昔日千字开蒙，今日执千杯，是期望以此再开蒙历
史之明鉴、文明之魅力、德行之隽永、大道之永存。源
起于《千字文》，拓展为汉字杯，以文字抒情，以文字
感怀，以文字坐观，徜徉汉字文化，回望华夏文明。再
次启蒙国人对文明的认知，再次体会从虚无中诞生的
文化力量。

生活周刊×薛雷奇QA

划——“语文废墟”：“我将以更严肃的态度对待那些残破

的文字，也在持续用乱码的方式去写诗。但总体来说，千字

杯的发展空间比我想象的还要大，我正在思考一间‘汉字宇

宙’的微型汉字博物馆，它是可以复制的，以它的形式去做

线下的展览与展陈空间。我更看好展览，直观的面对面将更

为动人，千字杯也不再只是一件作品，而将成为作品的一部

分。观众也能感受到更为完整的艺术体验。”薛雷奇已经开

始和字库公司进行合作，他希望未来能创造更多基于汉字

的丰富体验。“我想尽可能地以我自己的方式在汉字这个选

题中驰骋，尽可能多地去感受它的不同的特性，”他还打趣

道，“说不定我将来还会去写小说，这也不一定。”

“艺术在我看来，是原始人时代在阴冷潮湿洞穴里的一

团火，关怀着我们，指引着我们。艺术应该是关怀人的，始终

是关乎人性的。”他秉持着一种“心中山水”的设计原则，希

望设计出来的东西是能打动人心的，而不只是形式上的游

戏。就如同曾经打动他的电影《至爱梵高·星空之谜》中，梵高

希望人们在看到他的作品时，会认为这个画家“所思至深，所

感至柔”。薛雷奇希望自己也可以做到。

一盏“千字”茶杯，一念“心中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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